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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王  昊  张  悦  刘皖沙  秦彦梅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邯郸

摘  要｜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U）是指个体无法忍受由不确定性感知而引发的厌恶反应，以及对未来更消极的预期。

本研究探讨人际疏离感在IU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采用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量表（IUS-12），人际疏离感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MLQ），焦虑自评量表（SAS）对605名大学生进

行了问卷测量。研究结果发现：（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可以直接影响焦虑，也通过人际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焦虑。（2）生命意义感调节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焦虑的直接影响，当生命意义感较低时，无法

忍受不确定性对焦虑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进一步解释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的关系，丰富了焦虑的理

论模型，并为减少由不确定导致的焦虑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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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这种“未知感”被认为是一种对缺失信息的内部感知，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心

理问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是一种稳定的认知倾向，指个体面对未知

信息与无法预测的状况而产生的厌恶反应，由不确定感知维持［1］。这种原始的恐惧被认为是各种焦虑

症的基本成分，因此探索由未知而引发的焦虑对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

（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

以往研究表明，IU对焦虑的产生与发展有显著影响，高IU通常伴随着高水平焦虑［2］，IU通过引

发对未来的担忧进而导致了焦虑。高IU个体会高估不确定带来的威胁，并倾向于对未知信息进行更负

面的解释，例如用更消极的方式理解模棱两可的句子［3］。以往的研究将IU分为两个维度：预期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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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IU）和抑制性维度（inhibitory IU）。前者是对可预测性渴望与控制感的寻求；而后者则是

由不确定性导致的行为与认知的抑制，被动回避不确定的状况，以及面对未知时的不知所措［4，5］，这揭

示了IU对焦虑的多方面影响。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模型认为，高IU个体为了减少焦虑，获得控制感和预测

性，通常会产生过度的担忧与信息寻求，但该策略常导致更严重的焦虑。认知模型认为，面临威胁时，

个体对自身应对资源与技能的评估会影响焦虑程度，人们依赖于已知的安全线索来减少短期焦虑，例如

对自身能力评估，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与稳定感以及社会支持等。而缺对乏安全线索的识别能力会加剧对

威胁的感知，高IU个体难以找到足够的线索来证明自己是安全的，因此不断寻找资源或回避未知情景，

进而认为环境是危险且不可预测的［6］。此外，由于错误信念，高IU个体所担心的负面事件通常不会发

生，但这会被视为回避的积极效果，从而通过操作性学习强化了个体的回避行为［6］，降低了其应对未

知状况的能力。这种长期的高唤醒与过度警惕状态增加了身心疾病的风险［7］。

（2）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人际疏离感

IU的抑制性维度导致了回避［4］，面对社交中不确定的状况，高IU个体，由于其对拒绝信息的高度

敏感和对模糊信息的消极预期，引发了社交焦虑与回避行为［8］。一项针对独居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会提高孤独感，并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9］。此外，IU也被发现与成人依恋类型有

关，且IU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得分呈正相关［10］，这可能由高IU个体的社交回避行为导致。综合

以往研究，高IU从多方面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如社会支持减少，或者更复杂的情况，例如主观上对

家人和朋友产生疏离感。

杨东等［11］结合国内外研究提出了疏离感的概念，疏离感指个体与自身、其他人、社会，以及自然

种种关系之间发生疏远，甚至感到被支配或控制从而产生了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等。

其中，人际疏离感是指个体无法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难以与家人、学校、朋友等相应群体建立良好

关系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包括亲人疏离感、孤独感、社会孤立感三个维度［11］。在以往研究中，人际疏

离感被认为是社会支持减少或社会排斥的结果［12］，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13］，并与社会支持共同

影响了心理健康状况，其中人际疏离感与焦虑、抑郁、强迫症等有显著负相关，并调节着社会支持对心

理健康水平的影响［14］。朱越［15］等人也发现，人际疏离感调节了负性情绪发展为焦虑、抑郁症状的过

程，而降低人际疏离感可以有效缓负性情绪引发的症状。因此对不确定的恐惧可能通过损害人际关系，

提高人际疏离感这一途径引起了更多焦虑，但尚无研究证明三者间的关系。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假设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可以正向预测人际疏离感；假设2：人际疏离感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

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3）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生命意义感

IU的预期性维度导致对稳定与控制感的寻求，从而减少对未知的恐惧。稳定的环境可以减轻不确

定性［16］，而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资源为人们提供了确定性。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理解人生的意义，

明确人生的任务和目标。当人们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并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时，他们就能体验到生活的

意义［17］，可以分为意义寻求与意义存在两个维度［18］，其中意义存在维度通常可以作为多种情绪障碍

的保护性因素，与积极情绪有关［19，20］。以往研究中，生命意义感与压力水平呈负相关［21］，并且调节

了压力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22］，高水平的生活意义可以帮助个人更勇敢地面对突发的负面事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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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生活和自我的控制感［22］。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探索了生命意义感与IU的关系，加里森（Garrison）

和李（Lee）［23］发现，IU与意义存在显著负相关；莫斯（Morse）［7］也发现，拥有生命意义感可以缓解

IU对安全感的影响，并且调节了意义寻求与意义存在间的关系。寻找意义时，高IU个体更难发现生活中

的意义，因为寻找意义带来的未知体验会引发焦虑，相比于探索未知，高IU个体可能倾向于在具体的已

知事件中获取意义，以便于用已有的确定性来降低痛苦。因此，意义存在可能作为一种稳定的资源减少

IU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该推测还需要更多证据。本研究对此提出假设3：IU对焦虑影响受到生命意义存

在的调节，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检验。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人际疏离感

与生命意义感在其中的作用，并为如何减轻由不确定引发的心理问题提供建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线上招募某高校在校学生参与研究，共发放问卷64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605份有效率94%。其中男生80人，女生525人，年龄在18～22岁之间（平均年龄19.43±1.25）。

2.2  材料

（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使用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12）［7］。IUS-12 衡量对模糊刺激的反应和对不确定性的感

知。参与者对12个项目进行评分。包括“不可预见的事件让我非常沮丧”和“我总是想知道未来会发生

什么”等。在以往研究中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并表现出跨性别和种族的测量不变

性［24］，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872。

（2）人际疏离感量表

采用杨东、张进辅和黄希庭［11］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Adolescent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Scale）其中的人际疏离感分量表，共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1分表示完全不

符合，7分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人际疏离感越强。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0.876。

（3）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由斯蒂格（Steger）等人［19］编制，刘思斯和甘怡群［25］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共由10个项目

组成，可以分为寻求意义（Search for Meaning）和存在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两个维度。采

用Likert 7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845。

（4）焦虑自评量表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采用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由陶明和高静

芳［26］进行了修订，共20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本量表在以往研究

中有较高的信效度，已经广泛应用。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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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方法

采用线上平台在校内招募研究对象并发放问卷，获得知情同意后由学生独立完成，完成问卷时间约

15分钟。

2.4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海耶斯（Hayes）编制的

PROCESSS 3.2插件中的Model 4、8检验人际疏离感的中介作用，以及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均采用偏

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重复抽样5000次，置信区间9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干扰研究结果，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法

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2个，第一个因子只能解释总方差22.9%的变异

量，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研究中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存在意义负相关，与

寻求意义、焦虑、人际疏离感正相关。人际疏离感与存在意义感负相关，与焦虑呈正相关。详细结果如

表1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矩阵（N=605）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levant matrix (N=605)

变量 M SD 1 2 3 4 5
1.存在意义 22.68 6.17 1 .
2.寻求意义 24.65 6.05 0.432** 1
3.焦虑 41.45 7.73 -0.256** 0.083* 1
4.人际疏离感 46.04 16.43 -0.396** 0.055 0.533** 1
5.IU 26.84 7.84 -0.191** 0.195** 0.517** 0.474**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人际疏离感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使用PROCESS程序的模型4来检验人际疏离感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结

果如表2所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U）可以正向预测焦虑（β =0.51，p<0.001），并且UI对人际疏离

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47，p<0.001），人际疏离感对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0.37， 

p<0.001），纳入中介变量人际疏离感后，IU对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0.34，p<0.00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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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表3结果显示，IU对焦虑的直接效应为

0.33，占比66.01%，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人际疏离感的中介效应Bootstrap置信区间也不包含0，因

此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人际疏离感在IU与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人际疏离感的中介模型

Table 2  The mediation model of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预测变量
（方程1）焦虑 （方程2）人际疏离感 （方程3）焦虑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IU 0.51 0.03 14.81*** 0.47 0.03 13.21*** 0.34 0.03 9.30***

人际疏离感 0.37 0.03 10.11***

R2 0.26 0.22 0.37
F 219.41*** 174.52*** 179.55***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同。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on effect

项目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p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50 0.03 0.44 0.57 0.000

直接效应 0.33 0.03 0.26 0.40 0.000 66.01
人际疏离感的中介效应 0.17 0.02 0.12 0.22 0.000 33.99

3.4  有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PROCESSv3.2的 Model 8检验生命意义感存在意义维度的在UI与焦虑，UI与人际疏离感间的调节

作用，UI为自变量，焦虑为因变量，人际疏离感为中介变量，存在意义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有调节

中介模型显著（R2=0.39，F=95.11，p<0.001），如表4所示，UI对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对人际疏离

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但UI与存在意义的乘积项对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09，p<0.001），对

人际疏离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05，p=0.09），说明UI对焦虑的直接作用受到存在意义的调节，

而在UI与人际疏离感的路径中意义存在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预测变量
（方程２）人际疏离感 （方程３）焦虑

β SE t β SE t
IU 0.41 0.02 11.93*** 0.33 0.03 9.24***

人际疏离感 0.34 0.04 8.79***

存在意义 -0.31 0.03 -9.13*** -0.04 0.03 -1.33
IU×存在意义 -0.05 0.03 -1.68 -0.09 0.02 -3.45***

R2 0.32 0.39
F 96.20*** 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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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存在意义的调节作用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存在意义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直接作用
M-SD 0.43 0.04 0.34 0.51
M 0.33 0.03 0.26 0.40

M+SD 0.24 0.04 0.14 0.33

为了进一步分析存在意义的调节作用，对存在意义按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进行高低分组，进行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对于低存在意义组（M-SD），IU对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β =0.43，

t=9.63，p<0.001），而对于高存在意义组（M+SD）IU对焦虑的正向预测也显著，但效应相对较小

（β =0.24，t=5.19，p<0.001）。结果表明随着存在意义的提高，IU对焦虑的预测作用呈现逐渐降低的

趋势。

图 1  存在意义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anxiety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IU与人际疏离感呈负相关，并与焦虑呈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IU可以通过两种路

径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焦虑。IU可以直接影响焦虑，这一路径受到生命意义感存在意义维度的调节。

同时IU也可以通过人际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影响焦虑，但存在意义感没有调节IU对人际疏离感的影响。

4.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焦虑的直接作用

全文中文使用宋体，全文英文字体用Times New Roman，段落行距固定值16磅。具体字体规定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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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后续说明。研究发现，高IU可以正向预测焦虑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高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会导致较高的焦虑水平［27，28］。焦虑的认知模型将焦虑解释为一种对已知或未知的负面情况的复杂反

映。当面对不确定情况时，高IU会引发个体的负面假设，例如“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等，并导致担

忧情绪，同时产生“担忧有助于问题解决”的错误信念，以及消极的问题导向，这会导致担忧情绪加强

并且发展为焦虑［27，29］。广义不安全压力理论（generalized unsafety theory of stress，GUTS）也认为，个体

无法从压力或负面事件中恢复，是由于个体无法感知到当前的环境是安全的，因此长期处于不安全的状

态并始终保持着高度生理唤醒。与低IU个体相比，高IU个体更倾向于认为环境是不安全的。换句话说，

总是保持警惕，即使威胁并不存在。因此，高IU个体更容易经历普遍的不安全［30］，而这会导致如广泛

性焦虑等一系列心理问题［7］

4.2  人际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还发现，IU导致了疏离感的增加，而人际疏离感在IU与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关于人

际关系与社交焦虑的研究结果一致［31-33］。高IU个体较低的自尊，以及对社交中潜在负面结果的担忧，

共同导致了社交焦虑［27，33］。当现有的信息无法应对未来社交中的消极情况时，他们会表现为较高的社

交苦恼与社交回避行为［31］。此外，IU不仅在社交焦虑与对社交事件的消极解释之间起中介作用，还会

导致高IU个体对中性甚至积极事件进行更多消极解释［33］。综合以往研究，高IU个体由于对不确定情感

体验的回避与沟通障碍，以多种方式对友情和亲密关系的质量造成了损害。

高IU个体更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以缓解负面情绪［34］。以往研究中，IU与成人依恋维度中的依恋

焦虑和依恋回避呈正相关［10］，这两种不安全依恋的个体都倾向于认为其他人不值得信任，并担心被

抛弃［35］。高IU个体需要寻求他人的支持与关怀，表现为频繁的寻求安慰行为［10］，但同时也会认为其

他人没有帮助自己的意愿，例如消极地解读社交信息等，这会抑制其对他人的需求以保持独立。因此，

高IU个体会用更消极的态度面对他人，并且容易在社交互动中感到焦虑，而良好的人际关系状况会为高

IU个体带来其所需要的关怀与安慰，提供社会支持缓冲IU的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IU通过

导致人际疏离感而作用于焦虑的机制，高IU的影响会使其感到孤独或被群体孤立，即使这可能是其自身

的回避与对信息的消极解读导致［36，37］，而这种疏离感导致了更高的焦虑。

4.3  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考察了意义感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存在意义维度在IU到焦虑路径上的调节作用显著。与

以往研究一致，存在意义会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缓冲IU的消极影响［7］。根据意义维持模型（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38］，生命意义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使我们感到世界是

可预测与可理解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不确定有关的焦虑。因此，存在意义提供了一种控制感，

使高IU个体更少地经历不确定事件，并在面对不确定情况时减少负面反应。虽然这些个体依然保持较高

的IU，但与存在意义感较低的个体相比，IU对焦虑的影响减弱了。然而，生命意义感的另一个维度——

寻求意义，却没有缓冲IU的负面影响。高IU通常伴随着对秩序感与偏好，这意味着他们倾向于快速得到

答案，而不是考虑更多可能性［39］。因此，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与焦虑会减少获得意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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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稳定感，为了拥有足够的确定性来减轻痛苦，高IU个体可能会在“不那么有意义”的事件中获得意

义，而不是去真正寻求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意义存在只调节了IU对焦虑的作用，拥有较高的意义存在感并没有

缓冲IU对疏离感的影响。根据IU的认知理论，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与较高的生命意义感都可以作为安

全线索，在评估中发挥作用从而减少焦虑与其他消极情绪。意义存在意味着可预测性以及现在与未来

的一致性，而疏离感更多与IU对社交的抑制有关，是为了避免社交中的焦虑而做出的回避反应。当高

IU个体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意义时，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安全线索，可能不再需要为了获得安全感

而面对社交中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依然会保持着较高的人际疏离感。但焦虑状况会因为意义感的增

加而得到缓解。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逐渐完善。首先，研究结果虽然发现了无法IU与焦虑

的关系如何受因素影响，但横断研究不足以说明因果关系，因此，未来将采用交叉滞后研究等方法进行

检验。此外，研究中各变量数据均采用主管报告的方式获得，后续研究可采用行为实验或其他方式收集

数据，并对中介变量进行操控以检验因果关系等。

5  结论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不仅直接影响焦虑水平，也通过人际疏离感影响焦虑。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焦虑的影响受到生命意义感的调节，较高的生命意义感可以减少无法忍受不确

定性对焦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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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s

Wang Hao  Zhang Yue  Liu Wansha  Qin Yanmei

Handan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Handan

Abstract: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inability to endure the aversive response 
triggered by the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leading to more negative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u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between IU and anxie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A total of 605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Short Form (IUS-12),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Scal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can directly 
influence anxiety and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anxiet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2) Meaning in life moderates the direct impact of IU on anxiety, with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when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is low. This study further elucid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anxiet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anxiety,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educing anxiety caused by 
uncertainty. 
Key words: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xiety;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Meaning in life


